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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民警察，一个平凡而又光荣伟大

的职业，更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刚强

和力量的代表。当大家漫步在城市的

街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是人民警察在

默默守护着人们的祥和与安宁。我们

的万家灯火背后却是人民警察以鲜血

和生命为代价的负重前行。

在武汉街头，我见到最多的就是人

民警察，他们在排查、设卡、巡逻、打击

违法犯罪、做抗疫宣传……路口卡点、

交通要道、车站市场……从大街小巷到

乡间小路，从黎明到深夜，那抹让人心

安的“警察蓝”一直都陪伴在我们身边。

在这次疫情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

伍，他们叫“突击队”。干什么呢？负责他

们各自辖区患者的转运工作，包括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感染者、发热病人、

密切接触者，将他们从各自的家中送到

医院或是隔离点。这些人中有老年人、有

年轻人、有重症患者，也有轻症患者。不

管是谁，他们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

而我们的人民警察，他们是司机，

还要给患者提行李，对于老年人或重症

患者，他们要搀扶，甚至要从楼上背到

楼下再背到车上，到了隔离点或医院，

他们还要把病人背到病房。

二

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宝丰街

派出所，我遇到一位警察，他叫赵闯。

当时他正在即将执行转运任务的

同事防护服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再加上

“加油”两字和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是一

种鼓励，也是一种托付。

武汉是1月23日封城的，赵闯是封

城前夕回老家的。1992年出生的他，老

家在重庆奉节，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

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他从小就懂

事，且成绩优异，从小就向往军人和警

察的他，高考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警

校，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16年大学毕业，赵闯被分到武汉，如

愿当上了人民警察。干上了自己喜欢

的事业，他干起工作来如痴如醉，跟玩

命似的，甚至一连三个春节都没回重庆

老家，主动选择在所里值班。

这次怎么回老家了呢？

妈妈想他了。夏天的时候，妈妈就

给他打电话，说儿子3年都没在家过年

了，要是不忙，这回过年一定要回来好

好团聚。赵闯知道，他和姐姐就是妈妈

的命根子。于是对妈妈说，这次春节一

定回家。

领导很关心他，春节快要到来时，

所领导对他说，小赵，把工作交接一下，

回重庆老家过个年吧，好好跟家人聚

聚。已经3年不在家过春节了，该回去

看看了。这一番话，说得这个热血儿郎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

赵闯自己也想家呀。他是自己开

车回家的，开了9个多小时，中间只休息

了一次。但他感觉一点都不累，其实哪

有不累的呢？是兴奋罢了。马上就要

见到父母和姐姐以及其他亲人，他怎么

会觉着累呢。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一

种新冠病毒在武汉悄然涌动，正在威胁

同胞的健康，甚至生命。

妈妈更不知道。

看着儿子长大了，懂事了，还当上了

人民警察，妈妈高兴啊。她抱着儿子，抚

摸着他的头，还喃喃地说着，盼星星盼

月亮，总算把儿子盼回来了。这次回来，

一定要好好陪陪妈妈。儿子说，妈，我这

次肯定好好陪你。这个春节，妈妈准备

得异常充分，什么好吃的都买了。特别

是团年饭，妈妈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

但随着除夕夜的临近，赵闯的心

情愈发沉重。

赵闯说，说实话，吃团年饭时，我心

不在焉。当时我一边想着武汉，一边吃

着饭，妈妈真是疼我，净把好吃的菜往

我碗里夹，可是我哪吃得下呀。但我只

能放在心里，装着吃得津津有味的样

子，不能让妈妈伤心和失望。吃完团年

饭，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给所领导打了

个电话。一是问了问武汉这边的情

况。领导说，疫情确实严重，武汉已经

封城了，同事们都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还有不少到天河国际机场封场去了。

二是我说我要马上回武汉。领导说，你

在外地休假，情况特殊，可以不回。我

说，我是预备党员，我必须回来。领导

说，城都封了，你怎么回。我说，我不坐

飞机，也不坐高铁，自己开车应该是可

以的。领导说，那你自己注意身体，路

上开车小心着点，有什么困难，随时和

所里保持联系。

与组织沟通后，赵闯的心里有底

了。他就开始向妈妈提回武汉的事。

他知道妈妈会有些不舍，甚至难受。跟

妈妈说时，他声音压得很低，妈妈我得

赶回武汉。妈妈说，儿子，你现在不是

在休假吗？不回去不会有影响的。他

说，妈妈，不是受不受影响的事，我是一

名人民警察，还是一名预备党员，我没

有理由不回去。妈妈说，儿子，可是现

在武汉多危险呀。他说，妈妈，再危险

我也得回去。

赵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说，

妈妈，高考时您不也鼓励我报考警校，

当一名人民警察，好好报效祖国吗？现

在既然我穿上了这身警服，选择了这个

职业，就应该有大局意识。我是武汉警

察，武汉有难，我不回去说不过去呀。

妈妈说，可是你刚回来才3天呀。他说，

妈妈，我以后可以随时回来的，可是武

汉疫情严重，许多人会有生命危险，不

能等呀。同事们都在前线执勤，我一个

人待在老家，跟当逃兵一样，我心里会

更难受，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说完，

妈妈一下控制不住，抱着他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一早，赵闯就

驱车往回赶。可是，刚到高速入口，他

就被拦住了。为什么？他的车是武汉

牌照。“武汉”二字，此时成了一个异常

敏感的词语。不论在哪个省份，只要听

说是武汉来的，都会严格询问、严格隔

离，甚至是敬而远之。赵闯说，我是警

察，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做法，也全力配

合与支持。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有没有人坐了我的车。我告诉他们我是

1月21日回来的，车上就我一个人。他

们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说，除了在家

里，还没来得及出去。我又说，我是武汉

那边的警察，现在武汉疫情严重，想回

去参与工作。他们说，这我们都知道，但

不行，你暂时走不了。第一不知道你身

体有没有问题，第二万一有问题，不知

道你具体去了哪些地方，与哪些人有过

接触。不是说他们把武汉人当成异类，

而是为了大家，为了我们国家。他们不

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必须把情况问清

楚，更何况新冠病毒潜伏期那么长。

赵闯只得打道回府，但回的不是

家，而是隔离点，需要进行观察。他说，

我很理解他们的工作，但作为一名武汉

警察，这个时刻，我心能安吗？每天疫

情不断加重，确诊、疑似患者都在大量

增加，我心急如焚。我每天都会向他们

反映，说我身体状态非常好，每天准时

测量体温，把自己的温度告诉他们。我

恳求他们说，我真得回武汉了。他们中

有个人说，着啥子急嘛，武汉那么大，不

缺你这一个警察。我说，是不缺我这么

一个警察，但就算做不了太多的事情，

好歹也能出点力呀。不积小流，何以成

江海呢。就是在这种焦躁中，我在一张

A4纸上向分局写了一封请战书。大意

是：我是我局2016年参警的青年民警

赵闯。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作为一名

中国青年，作为一名预备党员，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应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冲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在此，我正式向

组织申请加入分局的抗击疫情突击队，

时刻准备奔走疫情防控第一线。我将

积极践行入党誓词，发挥公安干警不怕

苦、不怕累、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的精

神。我保证时刻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

挥，哪里需要我，我便去哪里，时刻准备

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而奋斗，甚至不

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保证在此期间

令行禁止，随时注意自身安全，疫情不

散，我便不退。

一周过去了，赵闯的身体没有异

常，在当地派出所的支持下，他多次和

当地卫生部门联系，并在卫生部门的帮

助下，到医院做了筛查检查。1月30日，

检查结果显示身体正常，当地抗击疫情

防控部门同意赵闯离开。第二天上午，

他开车直奔武汉。晚上9点多，经过9个

多小时的长途奔波，他回到了派出所。

回到派出所的当天晚上，赵闯第一

件事就是把写好的请战书交给领导。

领导也正式给他宣布了任务：加入突击

队，转运患者。当时突击队已经有5位

年轻民警了，都是“90后”，他们的工作

就是专门负责运送患病群众。但他知

道，作为一名警察，不能光靠激情，不能

义气用事，必须理性，必须讲科学。转

运患者，苦和累算不了什么，主要是安

全，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当天晚上，

他对自己穿脱防护服进行了强化训

练。之所以加强练习，是为了尽可能安

全地穿脱，防止感染。

2月1日是赵闯第一次转运病人，

既紧张，又难受。他说，平常看新闻，总

觉得患者离他很远，没有太多切身感

受，但真正要面对这项工作时，说不怕

那是假话，但警察不上谁上？送第一趟

时，看到患者走路都走不稳，还不停地咳

嗽，我才真正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所以

一路上非常小心，不敢跟他们多聊，送到

位后，就赶紧回来。虽然我们的防护服非

常严实，但要呼吸，还是有些空隙，所以

担心病毒是不是会从这里爬进去。

赵闯说，2月1日那天，从中午忙到

深夜，他总共送了5批共18人。患者年

龄普遍偏大，行动不方便。他将车开到

这些大龄病患所住楼下，到其家里去

接。步行爬楼、帮拿行李、搀扶患

者……他忙得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往

眼睛里流，但又碍于防护服无法擦拭，

只能靠眨眼来缓解痛痒。晚饭时间到

了，赵闯肚子饿得咕咕叫，但第四批病

患急需转送，其中两位老人70多岁了，

腿脚还不好。他去老人家中没找到人，

车上另外两名患者又着急催他走。车

开至不远处路口，他发现两位陌生老人

坐在路边好像在等人。细心的赵闯主

动下车一问，发现正是需要转送的两位

老人，便连忙把他们扶上车。

第四批送毕，赵闯已经尿意十足

了。没想到刚回到派出所，还有一批患

者需要赶紧去送。他感觉憋尿憋得真

难受。但只能憋着，甚至不能有任何急

躁，运的都是患者，车不能开快了，尤其

是转弯时要缓行。

……

赵闯说，转运过程中，有不少患者

有担忧、有情绪，他们要问一连串的问

题，甚至有些非常抵触，不想去。他们

问，隔离点或是方舱医院有没有药，饭

吃不吃得饱，生活配套行不行等等。赵

闯跟他们说，既然是政府统一组织的，

肯定不会没人管你，该吃的药肯定会

有，现在不是很多外省的医疗队伍来支

援方舱医院了吗，肯定没问题。饭肯定

吃得饱，而且都是政府组织大饭店送过

来的盒饭。他还告诉大家，不论是隔离

点还是方舱，因为都是临时改建的，生

活配套肯定没家里好，但待在家里，万

一家人被感染了，会损失更大。政府让

你们去，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家人，也是

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在那里不仅可以

治病，还帮助了家人，为什么不去呢？

有一次，赵闯碰到一个中年男子。

一开始，他不愿意上车，怕隔离点环境

不好，说外面有人传，到了那里没人管，

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吃不好，也睡不

好。赵闯说，那都是传说，人家没去过，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啦。好不容易把那个

中年男子劝上了车，可到了隔离点门口，

那个中年男子又不想下车了。赵闯就跟

他说，我加你微信，你先进去，看看里面

的情况，如果里面的情况跟我说的不一

样，你再下来，我再接你回去。那个中年

男子还是有些犹豫，他怕一下车，赵闯就

一溜烟地跑了，不管他了。赵闯说，我是

宝丰街派出所的，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

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向你保证。那个中

年男子进去了，很快就发来信息说，里

面跟你说的一样，挺好的，情况不是想

象的那样，你安心回去吧，我就住下了。

赵闯说，以后在转运患者过程中，

只要看到有急躁情绪的，我都会主动跟

他们加微信。每天不论多忙，我都要抽

时间跟他们聊两句，问他们在医院或是

隔离点的情况。也算给他们安安心。

另外，看他们有没有需要我帮助解决的

困难。我知道这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

客观地说，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患

者们现在是最需要帮助和心灵抚慰的。

有这么一个患者，赵闯说，这个患

者刚刚 30岁，是个女的，不仅她感染

了，她母亲也感染了。她父母不是武汉

人，今年1月时，父母从老家到武汉看女

儿，并在这里临时租了房子，打算在武

汉与女儿一起过春节。一开始，这个女

患者不太搭理人。我有时给她发微信，

问她情况，进行沟通，她只是简单地回

复“谢谢”，或是回复一个符号。后来时

间长了，可能她发现我比较可靠，不仅

与我进行沟通，还愿意讲家里的困难。

赵闯说，2月12日那天，我们又聊

了一会，她说了些方舱内的情况，还说

他们方舱可热闹了，不仅建了病友群，

还成立了病友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的成

员还要组织他们表演才艺，搞摄影展，

还有跳广场舞的。虽然我每天转运患者

都会来到方舱医院门口，但却从没去过

舱内，她给我讲的这些，让我非常吃惊。

聊完后，女患者跟我说，有个事想麻烦

你一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我妈妈今

天出院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接她一下，

她带着一大堆行李，不方便出来。可能

有人会觉得这是人家找麻烦了，但当她

跟我说这事时，我倒觉得很高兴。为什

么？因为她非常信任我，家里的事都请

我来帮忙。这是一种信任，一种高度的

信任，或者说这是一位人民警察存在的

价值与意义吧。我立即回复她说，你把

你妈妈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我一会儿

就去接。去接她妈妈的过程中，我接到

了她的电话。她说，能不能帮她妈妈消

个毒。我说，好的，我车上就有消毒物

品。现在从医院治愈的病人，先要到隔

离点隔离14天，但当时还没有出台这

个文件，所以我直接把她妈妈送到了家

里。我不仅给她妈妈和她的所有物品消

了毒，还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消毒了。就

在我准备离开时，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

能不能帮她妈买些菜。我说可以，于是又

给她妈妈买了五六天的菜。把菜送到她

妈妈那里后，她又来电话了，说还有件事

可能要麻烦我。我说什么事。她说，她在

网上给爸妈买了很多东西，快递已经到

了他们租房的楼下，能不能帮着取一

下，只是有点多，有点重。有人可能会觉

得，你一个警察怎么会给人家干些鸡毛

蒜皮的小事？我还是那句话，他们让我

干，是对人民警察的信任。平常都要干，

更何况是这个时刻。你说这个时刻什么

是他们的大事，是武汉的大事，是中国

的大事？就是保障好普通老百姓的衣食

住行，让他们远离病毒，保证健康。

还有一个男患者，50多岁。赵闯送

他去医院的时候，看他情绪有点不对

劲，就主动跟他交流，但人家搭理不

理。赵闯又主动跟他加了微信，但对方

一直没有通过。过了好几天，赵闯都要

把这个事忘了的时候，微信通过了。赵

闯没有多想，便在微信里问他有什么困

难，家里是否都好，需不需要帮助。他

发了一大段，但男患者只是简单地回

复：谢谢。他能感觉到，这个男患者对

他有提防，不太愿意和他聊。2月15日

那天，武汉下雪，赵闯又想起给男患者

发个信息，说下雪了，天气冷，需不需要

送点衣服过去。这次男患者不是简单

回复，而是回了一句话，但却完全是误

解。他说，你们有什么要求，直说吧。

赵闯一看，泪都要下来了。但他还是忍

住了，他知道，人家还不了解他，可能觉

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他回

复说，叔叔，您误解了，我只是看您当时

情绪不太好，怕您难受，想开导开导您，

如果您愿意相信，我可以帮助您。

赵闯说，把事情说透了后，那个叔

叔也愿意跟我聊了。2月18日他发来

微信说，他家里想消毒，之前也联系了

社区，但他们太忙，没顾得过来，能不能

帮助消消毒。我说好。我带着消毒用

具，来到他家。他爱人和岳母在家，他

爱人身体不太好，岳母也坐轮椅。消完

毒后，我回单位洗了个热水澡。刚洗完

澡，他就打电话过来了，说刚刚接到社

区的通知，需要让他爱人和岳母到社区

医院做核酸检测，因为她们身体都不

好，能不能帮助接送一下。我说好。挂

完电话，我又马上穿上防护服，来到他

家。我问他爱人，要不要背着老奶奶下

楼。他爱人说，不能背，背的话，老人下

身会痛。于是我与他爱人搀扶着老奶

奶，慢慢地下楼。上车又是个问题，因

为老奶奶下身基本瘫痪，最后是抬着她

上的车。做完核酸检测，把她们送回家

后，我又洗了个热水澡。第二天下午，

我打电话给他爱人，问她有没有接到医

院电话，她说没有。我放心了，做核酸

检测时医生说了，24小时后出结果，如

果有事就会打电话，没事不会打电话。

……

儿子在一线忙碌，远在重庆的妈妈

担忧啊。

我问赵闯是不是经常给家里打电

话、视频。他说，是的，每天要打个电

话，或是视频，报个平安，要不妈妈会急

疯的。刚开始时，他没有把参加突击队

进行转运患者的事告诉家里，他们觉

得，作为一名警察，也就到街上巡巡逻，

维持一下社会秩序，后来他们在网上看

到了他参加转运患者的消息，妈妈立即

打电话过来了，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三

宗关街派出所有个1996年出生的

民警叫易鑫，老家在宜昌，他是家中独

子，2018年湖北警官学院毕业后当的警

察。他也是从小就喜欢军人和警察，所

以报考了警校。他是派出所青年突出

队成员，也负责转运患者。

易鑫说：“2月18日下午1点40左

右，我接到报警电话，说是社区有一位

患者，因为病情加重，要送到医院治疗。

我赶紧换好防护服，开着车就直奔患者

家。这是一栋老居民楼，六层，没有电

梯，患者家住在六楼。患者是个男的，32

岁，家里有个母亲。他有基础病，得了肺

结核。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病，所以当

他身体出现不适时，就没想过会感染新

冠病毒，现在病情加重，特别是出现了

低烧、呕吐、食欲不振等症状，才想到感

染新冠病毒。患者病情已经非常严重，

脚肿得跟包子似的，走不了路，只能

背。”易鑫说：“看到人家病成这样了，根

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思索，没有时间让你

去犹豫。楼梯很窄，我必须很小心。虽然

他个子不太高，跟我差不多，也不胖，但

他毕竟是患者，我不能让他感觉不适，更

不能摔着他。背的过程中，我也不能用力

过大，不能碰到哪里，怕伤了防护服。准备

工作做好后，我先扶着他的背，把他慢慢

从床上扶起来，再和他母亲一起把他的

衣服穿好，然后背上他，慢慢地下楼。”

曾经在较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说，

“90后”年轻人任性、自我、吃不了苦，只

关心自己，不关心公共事物，于社会少有

参与的热情。但在疫情、危难面前，他们

的无所畏惧、奋不顾身，让我看到他们骨

子里的血性。易鑫的背上，背的不仅仅是

患者，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

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易鑫说，背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在

心里想着，慢点，再慢点。因为背着他

不好看路，更不能

摔着、磕着、碰着患

者 ，必 须 万 无 一

失 。 手 不 能 扶 扶

梯，必须放在后面

托着患者，否则患

者会掉下来。他两

步一个台阶，两步

一个台阶的走，不紧张，但因为穿着防

护服，不透气，身上很快就汗湿了。大概

走到三层时，他听到了患者的呕吐声，然

后感觉到呕吐物在肩上背上流淌。当

时脑海中闪现的是，是不是要清理一

下。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条件

不允许，患者根本就站不住。当时他就

想着，赶紧下楼，但还必须稳，要从快从

稳。

“后来具体的细节，我真的记不起

来了，只有一个想法，从快从稳地把患

者背到车上。当时只有一个感受，太闷

热，全身在流汗，大脑一片空白。把患

者背上车后，我赶紧处理了一下我肩

上和背上的呕吐物，然后直奔市肺科

医院。看到儿子病成这样，患者的母

亲也非常紧张。一路上，她只对我说

了4个字：谢谢警察！我觉得这是对我

工作的最大肯定，我没有给我们警察丢

脸。”易鑫说。

易鑫还告诉我，他谈了个女朋友，

在同济医院中法分院上班，是个护士。

他们原打算这个春天回宜昌老家办订

婚饭，还约好了3月份看房子。疫情发

生后，首先是女朋友主动报名，到发热

门诊照顾发热病人。身为人民警察的

他完全理解，也完全支持女朋友的选

择。后来他们所里成立青年突击队，易

鑫也积极报名参加。当他把这个消息

告诉女朋友时，女朋友觉得很惊讶，她

问，转运病人怎么还要派出所负责，不

是有救护车吗？易鑫说，现在患者太多

了，救护车的力量根本就不够，我们必

须协助他们。女朋友一听心情非常沉

重，她说，她天天穿着防护服在医院，都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了。这一个多月来，

他们只能偶尔打个电话，或是视频聊下

天。他们都忙，很多时候时间对不上，

他休息时她上班，她休息时他上班。但

这并不影响他们彼此互相牵挂。

易鑫说，他只是他们所里青年突击

队的普通一员。他们青年突击队总共5

个人，除了一个1989年出生的，其他的

都是“90后”。他们是队长张劲松，队员赵

新科、王煜钦、张程曦，他们也是一天到

晚转运患者。张程曦的女朋友也是白衣

战士，他们也本来打算今年春节结婚。

在汉中街派出所，我遇到了45岁

的副所长姚昕，他也是他们所转运突击

队队长。

姚昕说，高考后，他收到了两张通

知书，一个是警校来的，一个是武汉汽

车工业大学来的。但他坚定地选择了

警校。他原来是干刑侦的，从1995年

分到硚口分局行侦大队，一直干到2017

年分到汉中街派出所。

他说，我爱人是市一医院的，是心

血管内科的护士长，做事雷厉风行，风

风火火。2003年非典时，她就主动报

名参加非典突击队，奔赴北京小汤山医

院。当时免疫蛋白都打了，行李也整好

了，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上面一纸命

令说，小汤山医院由军队医院接手了。

因为她有经验，疫情发生后，他们医院

组建了呼吸与重症病房，他们科室临时

整体转型到呼吸与重症病房七病区。

从1月31日到我采访他，他们夫妻俩就

没有见过面，只能一直微信联系。

1月底，所里成立转运突击队，姚昕

主动请缨担任突击队长。他说，把这个

事跟我爱人一说，她听了非常欣喜，还

说，警察加入转运，很多患者会得到及

时救治，这是大好事。随后，她在微信

视频里手把手教我怎么穿脱防护服，怎

么戴口罩，怎么消毒。后来我还根据她

的指导，结合具体转运的情况，做了一

个样板，发到了群里。

姚昕说：“作为队长，我必须参加第

一批转运。突击队第一次转运是1月

30还是31日，我忘记了。当时，按照我

爱人教的穿戴好防护服和口罩等，出发

了。第一车送了5个患者，第二车送了

4个。转运时，按照分局提出的‘四个

一’：一辆警车、一名民警、一个群干（社

区工作人员）、一名家属。民警开车、背

扶，群干对接医院，家属负责给患者做

思想工作。”

任务完成后，姚昕马上把相关情况

跟他爱人说了。姚昕说，其他都挺顺利

的，但在搀扶患者时，他感觉手套有气

眼。他爱人马上说，赶紧通知你们队

员，再转运时一定要戴两层手套，开车

时一定要常开车窗，任务完成后回所

里，第一件事就是洗个热水澡。

……

在武汉，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盘

根错节地生长在各个街道、各个社区、

各个村庄。他们不仅组成了武汉这个春

天的一道亮丽风景，延伸到了春天的深

处，更延伸到了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

什么是人民警察？

我想，除了是万家灯火的守卫者，更是

一个令老百姓觉得暖心的崇高的词语。

22月月2929日日，，作者纪红建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宝丰街派出所采访作者纪红建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宝丰街派出所采访

22月月2929日下午日下午，，作者纪红建在武汉武昌方舱医院采访作者纪红建在武汉武昌方舱医院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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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作协在有关

部门支持帮助下，组织报告

文学作家深入武汉抗击疫

情第一线采访创作，从今天

开始，本报陆续刊发这几位

作家创作的作品。

——编 者


